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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MPOSITION 
 
请根据以下两篇文选，联系 L’art de vivre ensemble 文化概念中 Mémoire : héritages et 
ruptures 这一个主题，论述並分析中国的文字。 
 
 
Document 1 
 

《致陈独秀（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）》节选  
钱玄同  

 

 

玄同之意，以为汉字虽发生于黄帝之世；然春秋战国以前，本无所谓学问，文字之用

甚少。自诸子之学兴，而后汉字始为发挥学术之用。但儒家以外之学，自汉即被罢黜；

二千年来所谓学问，所谓道德，所谓政治，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。[...]所以

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，无论哪一部，打开一看，不到半页，必有发昏做梦的话。

此等书籍，若使知识正确，头脑清晰的人看了，自然不至堕其玄中；若令初学之童子

读之，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。[...]中国文字，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，

及道教妖言故。 

但是有人说：中国旧书虽不可看 ，然汉文亦不必废灭，仍用旧文字来说明新学问可矣。

此说似是而实非。既不废汉文，则旧学问虽不讲，而旧文章则不能不读。旧文章的内

容，就是上文所说的不到半页，必有发昏做梦的话；青年子弟，读了这种旧文章，觉

其句调铿锵，娓娓可诵，不知不觉，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：其中毒之程度，

亦未能减于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及《参同契》、《黄庭经》诸书，况且近来之贱丈

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——如译 Republic 为共和，于是附会于  周召共

和矣，译 Ethics为伦理学，于是附会于五伦矣——所以即使造新名词，如其仍用

野蛮之旧字，必不能得正确之知识，其故有二：(1)因国人脑筋，异常昏乱，最喜瞎七

搭八、穿凿附会一阵子，以显其学贯中西。(2)中国文字，字义极为含混，文法极不精

密，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，决不能代表 Lamark、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。 

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——即所谓用简字、罗马字之类——而不废汉语：以为形

式既改，则旧日积污，不难洗涤。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，其事至为困难：中国语言文

字极不一致，一也；语言之音，各处固万有不同矣，即文字之音，亦复纷歧多端，二

也。[...]中国文字，既非拼音，又从无适当之标音符号。三十六字母，二百○六韵，

闹得头昏脑胀，充其极量，不过能考证古今文字之变迁而已，于统一音读之事，全不

相干。今欲以吾侪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，告成字音统一之伟业，恐为不可能之事。

又中国文言既多死语，且失之浮泛，而白话用字过少，文法亦极不完备；欲兼采言文，

造成一种国语，亦大非易事。于此可见整理言文及音读两事，已甚困难。言文、音读

不统一，即断难改用拼音。 

 

注：钱玄同(1887 年-1939 年)，现代文字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文学理论家，也是中国 « 五四 » 新文化运动

的倡导者之一。本文于 1918 年 4 月 15 日初刊于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，后收入 « 钱玄同文选 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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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cument 2 
 

《现代汉语再认识》节选  
二〇〇四年三月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 

韩少功  
 

 

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，像日本、韩国、越南这些民族国家，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，从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。

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，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，他们都觉得汉语文不方便，

甚至很落后，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。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，吃

了法国面包，喝了法国咖啡，革命最先锋，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，一步实现了书写

的拉丁化。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。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

吗？当然不是。其实，不要说别人，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，

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。早在民国时期，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，

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。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，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

党政府在政治上、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，也同样坚持这个语言文字改革的方

向。只是没有做成而已。你们也许都知道，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，只是公布和推广了

两批简体字。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，很快就收回，算是胎死腹中。 

中文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？中文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

可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，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。 

学英语的同学可能知道，英语的词汇量相当大，把全世界各种英语的单词加起来，大

约五十万。[...] « 纽约时报 »统计，最近每年都有一到两万英语新单词出现，每年都

可以编出一本新增词典。你学得过来吗？记得过来吗？相比之下，汉语的用字非常俭

省。联合国用五种文字印制档，中文本一定是其中最薄的。中国扫盲标准是认一千五

百个字。一个中学生掌握两千多字，读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不成问题。像我这样的作家

写了十几本书，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。但一个人若是记不住三万英语单词，« 时代 » 周
刊就读不顺，更不要说去读文学作品了。汉语的长处是可以以字组词，创造一个新概

念，一般不用创造新字。激光，台湾译成 镭射，就是旧字组新词。基因，基 本
的 因，也是旧字组新词，对于英文 gene 来说，即是音译又是意译，译得非常好，小

学生也可以猜个大意。英语当然也能以旧组新，high-tech,high-way，就是这样的。

但是比较而言，汉语以旧字组新词的能力非常强，为很多其他语种所不及，构成了一

种独特优势。同学们想一想，如果汉语也闹出个五十万的用字量，你们上大学可能要

比现在辛苦好几倍。 

第二点，说说输入的速度。网际网路刚出现的时候，有人说中文的末日来临，因为中

文的键盘输入速度比不上英语。在更早的电报时代，否定中文的一个重要理由，也是

说西文字母比较适合电报机的编码，而中文这么多字，要先转换成数位编码，再转换

成机器的语言，实在是太麻烦，太消耗人力和时间。在当时，很多人认为 :现代化就是

机器化，一切不能机器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东西，都应该淘汰掉。我们先不说这一点

有没有道理。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，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。不久前，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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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没有道理。我们即便接受这个逻辑前提，也不需要急着给中文判死刑。不久前，很

多软体公司，包括美国的微软，做各种语言键盘输入速度的测试，最后发现中文输入

不但不比英文输入慢，反而更快。 

 [...] 

综上所述，从用字的俭省、输入的速度、理解的方便、语种的规模这四个方面来看，

中文至少不是一无是处，或者我们还可以说，中文是很有潜力甚至很有优势的文字。

我记得西方有一个语言学家说过，衡量一个语种的地位和能量有三个量的指标：首先

是人口，即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口数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中国比较牛，至少有十多亿。

第二个指标是典籍，即使用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典籍数量。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汉语也还

不错。近百年来我们的翻译界和出版界干了天大的好事，翻译了国外的很多典籍，以

至没有多少重要的著作从我们的眼界里漏掉，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外学习。这更不谈中

文本身所拥有的典籍数量，一直受到其他民族羡慕。远在汉代，中国的司马迁、班固、

董仲舒、扬雄他们，用的是文言文，但动笔就是几十万言，乃至数百万言，以至我们

作家今天用电脑都赶不上古人，惭愧呵。第三个指标 :经济实力，即这种语言使用者的

物资财富数量。我们在这第三点还牛不起来。中国在两百年前开始衰落，至今还是一

个发展中国家。正因为如此，汉语在很多方面还可能受到挤压，有时候被人瞧不起。

英美人购买力强，所以软体都用英文写。这就是钱在起作用。香港比较富，所以以前

粤语很时髦，发了财的商人都可能说几句粤式普通话。后来香港有经济危机了，需要

大陆 表叔 送银子来，开放旅游，开放购物，于是普通话又在香港开始吃香。这种时

尚潮流的变化后面，也是钱在起作用。 

以上这三个量的指标，在我看来有一定的道理。正是从这三个指标综合来看，汉语正

由弱到强，正在重新崛起的势头上。我们对汉语最丧失自信心的一天已经过去了，提

倡拼音化和拉丁化的改革，作为一次盲目的文化自卑和自虐，应该打上句号了。 

 

注：韩少功(1953 年-)，当代中国作家。在 1980 年代主要创作“知青”题材的中短篇小说，被视为“寻

根”文学的作家。1996 年发表形式风格特异的长篇小说《马桥词典》。 

 

 




